
从符号自动机到 L 图式

《被窃的信》研讨班的重构

拉康在他的《被窃的信》研讨班的导论里给出了一些图式，它们看起来曲折往复又环环相扣。不

过它直接把我的兴趣引向了两个自动机，我也通过抓紧这一点，捕获到了他意在指出的……秩序。

1 第一层：+/ − 滑窗自动机

一切从 Fort/Da 游戏开始：幼儿把一个物件移出他的视野，又把它拿回，如是交替变化；同时他用不

同的音节来统制这个交替变化。拉康视之为象征界的规定的根本体现。在游戏中，物体的在场和缺席

被符号编织的差异系统生产出来，他之所以能“统制”这一交替变化，正是因为他服从了这一对立的规

则。于是从这时起，他被象征界构建为主体，这是由语言支撑起的领域。非是人用语言构筑了象征界，

而是象征界用语言构筑了人。

拉康这样表示这个交替编织的序列的展开（不过他没有这么写）：

令

𝑋𝑛 ∈ {+, −}, Pr(𝑋𝑛 = +) = Pr(𝑋𝑛 = −) = 1
2
.

接着我们截取这个序列中连续的三位作为一个滑动窗口。让这个窗口在序列中不断滑动，我们就能得

到这些状态之间的转移规则。

在这里我们关心的是符号的对称组织形式，我们把这些连续的三元组分为三类：

𝜅(𝑥, 𝑦, 𝑧) =
{

1, 𝑥 = 𝑦 = 𝑧

3, 𝑥 = 𝑧 ∧ 𝑥 ≠ 𝑦
2, 其他情形.

类 三位形式 结构意义

1 +++, −−− 恒常：两次都不换号

2 ++−, +−−, −++, −−+ 不对称：只换号一次

3 +−+, −+− 交替：两次都换号

我们希望自动机在接收每个符号后，给出当前的对称组织形式。可以观察到，机器在输出一个分类之

前，只需保存最近两个符号。于是可以令它的内部状态为

𝐻𝑛 = (𝑋𝑛, 𝑋𝑛+1) ∈ ℋ︀ ≔ {+, −}2.

输入下一符号 𝑠 ∈ {+, −} 时，Mealy 自动机一边形成三位窗口 𝑊𝑛 = (𝑋𝑛, 𝑋𝑛+1, 𝑠)，一边执行移位

𝑇 ((𝑥, 𝑦), 𝑠) = (𝑦, 𝑠).

因此，此转移核是

𝑃𝐻(ℎ,ℎ′) = {
1
2 若 ℎ′ = 𝑇(ℎ, +)  或 ℎ′ = 𝑇(ℎ, −)
0 其他情形.

这是四状态的二阶 de Bruijn 移位机，其平稳分布为 𝜋𝐻(ℎ) = 1
4。 一次转移所形成的八种三位窗口满足 

𝜋𝑊(𝑤) = 1
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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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 1 二位历史的 Mealy 自动机。边标记为“输入 / 输出”。

图中的节点只保存最近两个原始符号；读入第三个符号后，机器一方面输出 1, 2, 3， 另一方面丢弃最

旧符号并移位。这与上表的三位分类是同一个定义的动态版本。

记 𝑌𝑛 = 𝜅(𝑊𝑛)。只看标签时，可见的一步邻接关系为

1 → {1, 2}, 2 → {1, 2, 3}, 3 → {2, 3}.

也就是说，1 → 3 与 3 → 1 都不可能直接发生。

𝑌𝑛 的三个标签一般不足以成为一阶马尔可夫状态，不过好在类 2 把四种不同的微观窗口给合并

了。我们当然也可以等价地用八状态的 𝑊𝑛 来描述这个自动机，这样它就变成了一个 Moore 型自

动机。

拉康给出的图式是这样的：

1

2

3

2

图 2 拉康的网络 1-3。

借着这个图，拉康看出了记忆和法则的基本联系。（我说这是当前状态和可达状态的基本联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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输出序列 𝑌𝑛 中，若一个 1 之后连续出现 𝑟 个 2，那么这段 2 的奇偶性约束它如何终止：

1, (2, …, 2)⏟
𝑟

, {1, 𝑟  为偶数
3, 𝑟  为奇数.

所以这里的“记忆”并不是说某个中心主体在保存着资料，而是当前符号必须服从的规则链条回溯地预

设了过去。

这一点将成为从自动机到 L 图式的第一座桥。

2 第二层：𝛼, 𝛽, 𝛾, 𝛿 编码

拉康接着重新组合了句法的要素，把这种辗转绵延曲折回环结构带到了更高的复杂度上。

我们把 1 与 3 合称为对称类 𝑆 = {1, 3}，把 2 称为非对称类 𝐷 = {2}，这时我们关心的是三元组的开
头结尾是否相同。再次对 𝑌  链取连续三个位置，我们用首尾两项给整个三元组命名：

𝐺𝑛 = 𝜑(𝑌𝑛, 𝑌𝑛+2).

其中

首项 末项 三项组的名字

𝑆 𝑆 𝛼

𝑆 𝐷 𝛽

𝐷 𝐷 𝛾

𝐷 𝑆 𝛿

等价地，

𝜑(𝑖, 𝑗) =

{


𝛼, 𝑖 ∈ 𝑆, 𝑗 ∈ 𝑆

𝛽, 𝑖 ∈ 𝑆, 𝑗 ∈ 𝐷
𝛾, 𝑖 ∈ 𝐷, 𝑗 ∈ 𝐷
𝛿, 𝑖 ∈ 𝐷, 𝑗 ∈ 𝑆.

这四个希腊字母是长度为五的原始 +/ − 窗口的四种结构标签，它们依次表示由对称到对称、由对称

到不对称、由不对称到不对称、由不对称到对称的模式。

可以看到，连续两个希腊字母之间没有禁配：任一字母都可以紧接任一字母。限制要到隔一位时才显

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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𝛼
111, 123, 321, 333

𝛽
112, 122, 322, 332

𝛾
212, 222, 232

𝛿
211, 221, 223, 233

图 3 希腊字母两两不存在禁配

每个框内列出的是可由底层 +/ − 链实际产生的 𝑌  中的三元组，事实上可能的组合一共只有这十五

种。真正具有辨别力的是下一幅图中的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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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 4 修改版的网络 𝛼, 𝛽, 𝛾, 𝛿

𝛼  𝛽  𝛾  𝛿

拉康的图式实际上是把 {1, 3} 合并为 𝑆 ，{2} 合并为 𝐷 后的图，那就是一个八状态的自动机了。

拉康这时发现了间隔一位的字母之间的约束，他称之为 répartitoire ΑΔ。这是因为隔一位的字母 

𝐺𝑛, 𝐺𝑛+2 对应到 𝑌  中，共同受 𝑌𝑛+2 约束。具体来说：对称结尾必须衔接对称开头，不对称结尾必须

衔接不对称开头。如表所示：

𝐺𝑛 ∈ {𝛼, 𝛿} → 𝐺𝑛+2 ∈ {𝛼, 𝛽}

𝐺𝑛 ∈ {𝛽, 𝛾} → 𝐺𝑛+2 ∈ {𝛾, 𝛿}

在公平抽取下，每行右侧的两个允许结果各以 12  出现。于是 𝐺𝑛 不是普通的一阶链， 而是一条二阶马

尔可夫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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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r(𝐺𝑛+2 = 𝑧 | 𝐺𝑛 = 𝑥, 𝐺𝑛+1 = 𝑦) =

{



1

2 , 𝑥 ∈ {𝛼, 𝛿}, 𝑧 ∈ {𝛼, 𝛽}
1
2 , 𝑥 ∈ {𝛽, 𝛾}, 𝑧 ∈ {𝛾, 𝛿}
0, 其他情形.

中间项 𝑦 在这个转移核中恰好不参与选择，但为了把过程写成标准的一阶链，仍令

𝑍𝑛 = (𝐺𝑛, 𝐺𝑛+1) ∈ {𝛼, 𝛽, 𝛾, 𝛿}2.

则十六状态链的转移为

𝑃𝑍((𝑥,𝑦),(𝑦,𝑧)) = Pr(𝐺𝑛+2 = 𝑧 | 𝐺𝑛 = 𝑥, 𝐺𝑛+1 = 𝑦),

其余转移均为零。平稳情形下

𝜋𝑍(𝑥,𝑦) = 1
16

, 𝜋𝐺(𝑥) = 1
4
.

因此，四个字母的一点分布完全均匀，相邻两个字母甚至呈均匀配对；然而隔一位的字母受到严格排

除。但均匀并不等于没有结构，这正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。

拉康提到，𝛼 和 𝛾 可以连续重复，乃至覆盖整条链；而 𝛽 与 𝛿 的比例只能以彼此大致相等的方式增

加，因此其可能频率的上限是 50%。老实说，他说得不很严格。1
2  不是说单个符号出现的概率，而

是某个无穷的合法符号链中，这个字母能够达到的最大渐近密度。一串无穷的 𝛼 是有可能的，比

如底层符号是一直不变的；一串无穷的 𝛾 也是有可能的，比如底层符号是按 ++−−++−−⋯ 无

限延伸的。但一串无穷的 𝛽 或 𝛿 是不可能的：因为 𝛽 和 𝛿 分别是进入和离开对称，在一个无穷延

伸的链中，二者必须相互偿还。

拉康后面还用双层括号来描述这一结构，而他的描述也云里雾里。他说双层括号外代表他人的领

域，内层的括号里面是 cogito 中的我（也就是是心理我，假的我），它可以承担简单和纯粹的倒错。

用我们的语言来说，他的一个配对括号代表我们自动机中的一个状态循环。括号内的“我”是自动机

的一个局部稳定态：它看起来自足，实际上它的“自足”恰恰依赖于括号外那个尚未到来的符号。

3 Ω/Ο 图式

接着拉康把目光投向了连续四个希腊字母的序列，他在这里找到了象征界和想象界的规则。

固定连续四项 𝐺𝑛𝐺𝑛+1𝐺𝑛+2𝐺𝑛+3 的第一项与第四项。 对每个端点对 (𝑥, 𝑤)，总有一个希腊字母不可能
出现在两个中间位置的任何一个。 令该“被排除项”为

𝐸(𝑥, 𝑤) ∈ {𝛼, 𝛽, 𝛾, 𝛿}.

将原来的两张旧式表重排成一个矩阵：

𝐸(𝑥, 𝑤) 𝑤 = 𝛼 𝑤 = 𝛽 𝑤 = 𝛾 𝑤 = 𝛿

𝑥 = 𝛼 𝛾 𝛾 𝛿 𝛿

𝑥 = 𝛽 𝛽 𝛽 𝛼 𝛼

𝑥 = 𝛾 𝛽 𝛽 𝛼 𝛼

𝑥 = 𝛿 𝛾 𝛾 𝛿 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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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总有一个字母可以同时出现在中间两个位置中的任何一个位置。剩下两个字母，一个只能占据

第二项，一个只能占据第三项。

拉康把这种排除规则分成了 Ω 式和 Ο 式：

Ο : {𝛼𝛼, 𝛼𝛽, 𝛿𝛼, 𝛿𝛽} →排除 𝛾, {𝛽𝛾, 𝛽𝛿, 𝛾𝛾, 𝛾𝛿} →排除 𝛼.

Ω : {𝛼𝛾, 𝛼𝛿, 𝛿𝛾, 𝛿𝛿} →排除 𝛿, {𝛽𝛼, 𝛽𝛽, 𝛾𝛼, 𝛾𝛽} →排除 𝛽.

根据这个表格，𝛿𝛽𝛽𝛿 是可能的； 但 𝛼𝛾𝛿𝛾 不可能，因为 𝛼 与 𝛾 的端点组合要求 𝛿 从两个中间位置共

同缺席。

他把 Ω 式称为象征链条， Ο 式称为想象链条。象征的秩序排除重复，想象的秩序允许重复。象征界通

过能指差异运作，Fort 和 Da 的对立本身就是差异。想象界则建立在镜像认同之上，它的基本关系是

“相似者与相似者”。

拉康所说的能指的 caput mortuum就是指：在给定远端之后，一个位置被结构性地挖空。拉康说，

主体性在其起源时不是什么与现实的关系，而是能指记号在那里产生的一个句法。这里的自动机

就是这一句法的例示。

4 从单双数游戏到 L 图式

拉康在结束了这段趣味自动机的论述后，转向了 L 图式和爱伦·坡笔下的单双数游戏。我先从单双数游

戏这边入手，带出拉康的视角。

所谓的单双数游戏是这样的：游戏中，一方在手里藏一些东西，另一方猜总数是单是双。这是一个相

当简单的博弈游戏，比石头剪刀布还简单。

故事里的“神童”这样赢得他的游戏：他把对手的智力客体化。如果对手是个蠢人，我可以直接预料对手

的反应。如果对手是个更聪明的人，对手就能预料到我是怎么考虑的，于是就能据此预料对手的反应。

不过再进一步又怎样呢？对手如果更聪明，意识到我再利用他的聪明，于是装傻呢？那我就要预知他预

知我预知他这一事实，从而预知他的操作。再这样下去就得进入一个无限倒退的怀疑链条之中了。拉

康给出了和冯诺依曼一样的结论：由于这类博弈不存在纯策略的鞍点，双方必须以特定的概率分布随

机化自己的选择，即混合策略。

而精神分析指出，纯粹的随机选择是不可能的。主体在“单”和“双”之间摇摆时，必然依据某个法则做出

选择——无论他是否意识到这个法则。真正的赢家是那个能识别出对手在把“我”当作什么的人。这不是

猜测对手在想什么（想象性认同会带来无限循环），而是识别出：对手也在被同一个能指结构所决定。

拉康设想这样一台机器（或许当今真实存在）：它能看出长期中不为人知地左右主体选择的语句，从而

能够常常得胜。冯诺依曼的混合策略、香农的信息熵、维纳的反馈控制，在这里算是合谋了：即用形

式化的规则替代心理学的猜测。

但是冯诺依曼预设了一个能自由选择概率分布的主体，香农预设了一个能处理统计规律的主体，维纳

预设了一个能根据误差调整行为的主体。拉康的主体没有这些自由。主体不是站在能指链外面选择策

略的人；主体本身就是能指链的效果。他的“选择”不是从一个中立的位置做出的——他已经被放置在某

个符号位置上，而这个位置决定了什么对他而言是“可选择的”。

“一台已经发现法则的机器就不再是法则”。一旦你（或机器）明确说出了主体遵循的法则，那条法则

就不再是主体实际遵循的法则了。因为主体之所以是主体，恰恰在于他不知道自己遵循什么法则。一

旦法则被说出，主体就与法则之间产生了新的关系——他可能开始遵循另一条法则，或者开始反抗这条

法则。法则的“被发现”本身改变了主体与法则的关系。

6



我们在这个游戏的背景下再搬出 L 图式：

𝑆 𝑎′

𝑎 𝐴

图 5 L 图式的两条交叉轴：𝑎 ↔︎ 𝑎′ 的想象轴遮断 𝐴 → 𝑆 的象征轴。

于是我可以这样解读：

• 𝑎 ↔︎ 𝑎′：单双数游戏中，“我模仿他的聪明或愚蠢”的策略属于想象轴； 它把对方当作可由同感、表

情和镜像认同读出的对象。无限倒退的怀疑链条就是这条轴的短路。

• 𝐴：使输赢、奇偶、轮次与“再猜一层”得以成立的规则场。在我这里就是自动机的转移规则。

• 𝑆：主体不是站在机器外面的全知控制者；主体由自己无法同时掌握的符号历史所定位。

两条轴的关系是：想象轴 𝑎 ↔︎ 𝑎′ 遮断象征轴 𝐴 → 𝑆。在单双数游戏中，主体在大他者的位置上放了
一个“更聪明的对手”（𝑎′），而不是让 𝐴 作为纯粹的符号场域起作用。无限倒退正是想象轴短路象征轴

的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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